
父亲来自大上海
（散文）　夏迎广

提起 上 海 ，父 亲 总 爱 加
一个 “大 ”字 。因 为父亲就是
从那 个令 人 羡 慕 的 大 都市 ，
支援西北建设来到铜川煤矿
的。

那是1955年 冬 ，铜 川 矿
务局 刚 刚 成 立 ，亟 需 大 量 的
技术工人 。父亲 当 时在上海
华东 建筑公司 第 三 工 程处任生产班长 ，他
们班16名 工 友全都响 应 组 织 的 号 召 ，随 同
三百 多 名 上海 建 筑 工 人 ，抱着 支 援祖 国 西
北建设的愿望来到 了煤城铜川 。那时的铜
川，虽不能称不毛之地 ，但与大上海相比却
有着 天地之别 。强 烈 的 反 差 ，使一些人一
下车就抹起 了 眼 泪 。到 井 下一 实 习 ，龇牙
咧嘴的工作面更使一些人打起行囊跑回 了
上海 。父 亲 和大 多 数工 友 没有 走 ，坚持 了
下来 ，一干就是30多年 。

小时候 ，我和 弟弟 曾 多 次不 无遗憾 地
父亲流露 ：“要是 当 时您不来或者也跑回

就好了 ，我们哥俩这会 儿恐 怕 正 漫 步在

黄浦 江边 呢！”对 此 ，父 亲 总 是 那 句
话：“那 是 国 家 建 设 需 要 嘛！”浓 重
的淮 阴 话 把 “国 家 ”二 字 咬 得 特 别
重。

听母亲 讲 ，父亲 自 小失去双亲 ，跟着
他叔父长 大 ，十 几 岁 便外 出 打 工 。开 过
山、拉过 纤 、扛过 包 ，到全 国 解放时才在
上海 当 上 了 一 名 建 筑 工 人 ，一家 人也 算
在上 海 安 了 家 。也 许 是 艰 苦 生 活 的 磨
炼，父 亲 身板 硬 朗 、性格豁达 ，往往人还
没见 ，咚 咚 的 脚 步 声就先 到家 了 。打我
记事 起 ，就 没 听 父 亲 说 过 什 么 苦 呀 、累
呀、怕 呀 、愁呀 。

到铜 川 后 ，父 亲 先
是在位于市区 的三里洞
煤矿 任 采 煤班 长 ，那 时
矿上广播里时常有关于
他们班创新等 高产的报
道。后来父亲又响应组
织号 召 ，调 到 新 夺在郊
区的 王 石 凹 煤 矿 ，仍 任

采煤班长。1970年 ，年近50的父亲才从井下
调到矿上的大修队 ，重新操起了建筑的老本
行。父亲从不大做家务 ，每天除了吃饭和休
息，就是上班。1985年退休后 ，为了 照顾患
肺心病 的母亲 ，父 亲 也 不得不学着做起 饭
来。

自打离开 上海 ，父 亲 就再没 回 来过 。
那边 的 工友来信 ，父亲 总让我们一 字 一 句
地念 给他听 。此 刻 ，父亲 眼 里便会 闪 现 出
平时 少 有 的 激 动 。父 亲 是 一 名 普 通 的 工
人，没 做 出 惊 天 动地 的 业 绩 ，但 他把 自 己
的宝 贵年华献给 了 铜川 的 煤炭事业 ，为 自
己做 出 了 无 愧 无悔 的 选 择 。

先“降格以求 ”如何 ？
若白

读了 刘 金 先 生 《说 长 道 短 公仪 林》（文 汇 报3月 24日 ）

一文 ，颇 受 启 示 和 教 益 。不 过 我 却 另 有 一 点 想 法 ，讲 出 来 以
就教 于 刘 先 生 和 读 者 诸公 。

刘先 生 说 ，战 国 鲁 相 公仪休 为 官 清 廉 ，不 贪 赃 纳 贿 ，不
与园 夫 织 女 争 利 可 赞 。例举他 爱 吃 鱼 。理 论 是 “如 果 我 收 了
人家 的 鱼 ，就 口 软 手 软 。人 家 有 事 求 我 ，我 难 免 要 徇 私 枉
法。我 若 徇 私 枉 法 ，总 有 一 天 要 做 不 成 宰 相 。一 旦 不 做 宰
相，没 有 了 俸 禄 ，自 己 没钱 买 鱼 ，人 家 亦 不 会送 鱼 于 我 ，我
还能 有 鱼吃么？”于 是 刘 先 生 说 ，公仪休 的 立 论 “思 想境界
不高 ，是 非 界 限 不 清 ，不 足 为 训。”因 为 ，照 他 的 理 论 ，

“ 假 如 鱼 也 收 了 ，私 也 徇 了 ，法 了 枉 了 ，官 却 依 然 做 得 稳
当，不 愁 以 后 没 有 鱼 吃 ，那 又 怎 么 样？是 不 是 就 可 以 对 名 为
馈送 ，实 为 贿 赂 的 钱 和 物 来 者 不 拘 ，照 单全 收？”所 以 ，对
这种 人 用 公 仪 休 的 理 论 去 讽

喻、启 发 ，没 有 什 么 用 的 。
以鄙人之 见 ，刘 先 生 的 推

论偏 了 ，没 有 说 到 点 子 上 。这
里问 题 不 在 公仪休之论 是 否 可
以为 训 ，而 根 本 在 于 如何 执 法
执纪 。公仪休 的 立 论 自 然 属 于 “思 想境界 不 高 ，是 非 界 限 不
清”一 类 ，但 对 一 位 两 千 年 前 的 封 建 士 大 夫 说 来 ，已 属 不 错
了。他 虽 是 为 一 己 之 利 而 谋 ，总 算 还懂 得 正确 对 待 眼 前 利 益
与长远 利 益 的 关 系 ，理 智 的 做 到 自 律 。这 在 客 观上 对 国 家 和
人民 无 害 而 有 益 ，若 要 求 他 的 “思 想境界”达 到 立 官 为 公 ，
甘当 公仆 的 高 度 ，未 免 苛 求过 甚 了 。倒 是 令人遗 憾 甚 至 悲 哀
的是 ，我 们 许 多 高 唱 “立 党 为 公”和 “甘 当 公仆”的 人 ，比
起公仪休 还 差 远 了 ，连 他 的 那 点 不 高 的 自 律意 识也 没 有 。刘
先生 义 愤 地说，“天 网 恢恢 ，疏 而 多 漏”。现 在 贪 污 腐 败 分
子中 受 到 惩 治 的 ，只 是 一 小 部 分，“相 当 大 一 部 分 则 恐 怕 还
是鱼 照 收 ，官 照 做 ，依 然 活 得 潇 洒”。这 是 不 错 的 ，但探 究

其原 因 ，恐 怕 不 只 是 个 人 “思 想 境 界 不
高”，而 根 本 在 于 他律 不 严 ，法 纪 松弛 ，
执行 不 力 故 。

恕我 大 胆 放 言 ，当 今 的 不 正 之 风 猖
獗，贪 污 受 贿 禁 而 不 止，“思 想 境 界 不
高”尚 在 其 次 ，最 紧 要 的 是 如 何 严 肃 法
纪，强 化 监督 制 约 。因 为 我们 毕 竟 还 处 在

“ 初 级 阶 段”，不 论 国 际 大 环境 ，还是 国

内小 环 境 ，都 远 不 是 以 使 “人 人 皆 君
子”。倘 若 能 做 到 让每个公职 人 员 知 法知 纪 、畏 法 守 纪 ，虽
他“思 想 境 界 不 高”，却 能 明 白 为 长 久 有 鱼 吃 而 不 食 赃 贿
赂，那 也 就 会九 州 之 内 处 处 清 风 扑 面 ，国 安 民 乐 了 。当 然 ，
造就 国 民 的 高 尚 共 产 主 义 情 操是 我 们 的 终极 目 标 ，但 第 一 步

恐怕 还 是 要 用 法 纪 制 度 来

约束 ，正 如 陈 毅 同 志 诗
云：“莫 伸 手 ，伸 手 必被
捉。党 与 人 民 在 监督 ，万
目睽 睽 难逃脱。”或 即 便

“ 想 伸 不 敢 伸”。没 有 这

一步 ，光 有 思 想境界 高 是 靠 不 住 的 。
廉政 问 题 ，是 当 今 国 际 社 会共 同 关 注 的 问 题 ，若 都 用 思

想境 界 高 低去 评 判 ，恐 怕 很 不 好说 的 。就 以被世界公认 的 新
加坡 而 论 ，他 们 仍 然 是 ，一 靠 教育 ，二 靠 法 纪 。他们 的 反 贪
机构确 实 堪 称 “执 法如 山”，使 一 切 图 谋贪 赃 枉 法 者 望 而 颤
粟，他们 的 惩 治 贪 污 受 贿 分 子 的 法 令 ，可 使 一 切 贪 赃 贿 赂 者
闻之 变 色 。固 之 ，许 多 人首 先 是 慑 于 那 无 可 脱逃 的 监 督 、严
厉的 制 载 ，觉 得贪 小 利 而 丢 了 公职 和 优厚 的 薪俸 划 不 来 ，并
不是 都 有 了 很 高 的 思 想境界 和 是 非 界限 。至 此 ，愚 以 为 中 国
目前 的 当 务 之 急 是 先 把执 法 执 纪 严 肃起 来 ，千 万 别 让 党 纪 国
法变 成 贴 于 庙 堂 上吓 唬 人 的 咒 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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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外 ，飘洒着早春第一场绵 绵 细雨 。
我凭窗静 思 ，心驰 高远 。如 丝 的 雨把 如 絮 的

思念 悄 悄延 伸 ，一抹淡淡地思 乡 之情在我心头悬
系……

记得小时候就喜欢和伙伴们在雨 中 野趣 。雨
中那 座 古 老 的 村 庄 ，弯 弯 曲 曲 的 小 路 ，苍 茫 的 河
堤，慈 祥 的 古 树 ，还 有 历 史 遗 留 在村 旁 的 点 点 古
迹，都展示着幽幽魅 力 。

那条通往学堂的小路 ，洒满了 我儿时的 欢笑 ，
也留 下过我串 串 的脚印 ；那古朴的小院 ，落满了我
无瑕的纯真 ，也沉荡过我色彩斑斓的 梦想……

每每雨天 ，放学 后 ，冒 着 雨淋 ，我就和 几个 同
学跑到村旁的河堤上 。

微绿 的河堤 ，柳条摇曳着忧伤 ，轻风飘泊着细
雨。河水似一首 无 字 的 歌哗哗 流 淌 ，似悠悠的 琴
声显示 出 淡淡 凄凉 。除 了 我们和 无言 的树外 ，河
堤旁 还有默默 千 年 的 石 人 ，石马 、石动物 ，给我们
留下过猜不完 的 话题 。我们蹦着 、跳着 、喊着 、笑
着，任雨水打 湿我们 的 头发 、衣服 ，笑 声打破了 这

里的寂寥 。
有时我站在河堤上 ，有时我爬上石马背上 。眯起眼睛 ，仰望天

空。淡淡的云 影飘过 小路 ，神秘的 清 风把空 中 飘 泊 的 细 雨送到我
面前 。这时 ，我就会编强织心 中 的希望 。

我常期盼着 雨后我的 家 乡 会 出 现一个新天地 ；梦想着学堂会
宽敞明亮 ；乡 间 泥泞的 小路会在雨后宽 阔平坦 ；希望人们的 脸上 ，
不再悬系那种深沉的寂寞和忧伤……

步入室外 ，细蒙蒙 ，甜丝丝的雨斜织着外面而来 。一股清新的
冷空气沁人心脾 ，淡淡的泥土清香涌入肺腑 ，顿觉神清气爽 。趋走
了心头的茫然迷离 。

俯视脚 下 ，青幽幽 的 水 泥路面 ，湿润润 的 ，泛 着亮光 。春雨浥
尘土 ，飞燕啄新泥 。

仰望天空 ，看不见细 雨从何而来 ，雨 中 的 天空 透 明 如镜 ，不带
一丝矫情 。

放眼望 去 ，轻风抖动着树枝 上鲜嫩的 绿叶 ，象轻羽拂过 ，轻轻
点头 。

天雨朦胧 ，感 觉更朦胧 。春 雨似乎播下 了 收获 ，酿造着 甜蜜 ，
洒下了 希望 。她也会洒 向 我 日 思夜想 的 家 乡 ，如今那 里发生 了 日
新月 异 地 变 化 ，和 眼 前 一 样 ，到 处 沐 浴 着 平 等 、挚 爱 、圣 洁 、希望
……

最忆 是 桃 花
（ 散文 ）　雍 珂

最后 一 回 相 见 ，是 在 郊 区 的 一 座 湖 水 边 。那时候 ，夏 日
黄昏 的 晚 霞 烧 红 了 西 天 ，无 风 ，湖 面 平 静 如 镜 ，清 亮地 倒 映
着湖 岸 如 画 般 的 坠 柳 ，也 倒 映 着 她 勾 着 头 一 动 不 动 的 倩
姿。

她是个 非 常 可 爱 的 女 孩 ，即 使 时 过 五 年 后 的 今 天 我仍
然打 心 底 里 这 么 认 为 。她 很 娇 美 ，在 我 遇 到 过 的 女
孩中 ，很 少 有 人 能 与 她媲 美 。在 我记 忆 的 屏幕 里 ，她
永远 如 一 只 快 活 的 小 鸟 ，在 你 耳 边 唧 唧 喳 喳 个 没
完。但 是 ，那 会 儿 ，她 仿 佛 大 病 了 一 场 。她 依 着 一
棵弯 弯 的 树 身 ，我也 倚 着 一棵小 柳 树 ，轻轻 地 ，我
不敢将 身 体 的 全 部 交 待 给 树 身 ，我 晓 得那棵柳树还
很柔 嫩 。

那一 回 ，我 抽 的 烟 最 多 。在 此 之 前 我 很 少 抽
烟，是 她 不 让 我 多 抽 。她 曾 用 水 一 样 的 眼 睛 舔 着
我，说 我 身 子 弱 ，抽 多 了 更 伤 身 子 。我 是答 应 过她
的。我 默 默 地 立 着 ，一 根 接 一 根 地抽 着 烟 。她 动 了
几次 ，欲 抬 头 又 静 下 ，后 来 她 还 是 慢 慢 地 抬 起 了
头，湿 润 而 明 亮 的 目 光 在 我 面 前 一 扫 又 落 到 了 湖
面，她 说 话 了 ，声 音 低哑哽 噎 ，她 说 她 不能 强 迫 我
的意志 ，但 是 ，但 是 她 也 不 愿 就这 么 放弃机会 。她
说她 还 要 等 待 。后 来 她 如 从 前 那 样 ，用 一 双 泪 眼望
着我 ，劝 我 说 甭抽 了 ，无 论 如 何 ，你也 要 惜 着 身 子
……。听着 ，我 的 心 里 更 痛 苦 。

我痛 苦 得 心 尖 儿 仿 佛 扎 上 了 一枚 针 。我撇 了 烟
头，长 吁一 口 气 ，闭 紧 了 眼 睛 。我 的 脑海 里 立 时 又浮
现出 了 另 一个 她 ，一 个 大 腹便便 的 她 。如 果 ，如 果时
间还停 留 在 一 年 前 多 好 ，我想 ，但 是……

后来的一段时光 ，在我耳边萦绕的 ，唯有唧唧的虫子
声。临别 ，是她轻轻地走过来 ，无声地将一只方便袋送给
我。那里面装着一颗硕大的桃子 ，粉红鲜嫩 ，让人望一 眼
都会 口 舌生津 。那是我回到宿舍后才清楚的 。借着小台灯
那乳 白色的光晕 ，我默默地看着它 ，很久很久 。

那天晚上 ，我失眠了 。
我把那颗桃核用一只精巧的盒子保存了下来 ，来年 ，种在了

一块肥 沃 的 泥 土 里 ，
如今 ，桃树 已 经 长 到
一人 来 高 。春 上 ，头
茬桃 花 开 了 ，红 云 一
般繁 繁 地 缀 了 一 树 ，
粉嫩粉嫩 ，清香袭人 ，
望着望着 ，两行热泪悄
悄地爬离 了 眼 眶 ，我
想，我终于从此可以放
下心 了 ，一颗思念她
的心 。因 为 ，有 的 时
候，花 朵 比 果 实 更 珍
贵。尽管这也许并非
她的初衷 ，可我相信 ，
如今的她更理解 。

刊头设计/刘靖宇
本版编辑/杨 乾 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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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人
（ 散文 ）孔 明

每读神话故事 ，有真人神出
鬼没 ，便百思不得其解 ：人就是
人，能直立行走 ，能说三道四 ，能
胡思乱想 ，即为人 ，不能 ，即为非
人。真人之说 ，岂非画蛇添足 ？
倘听由 真人存世 ，五十几亿凡夫
俗子 ，岂不成了假人 ？假人与非
人何异？即使介乎真假之间 ，不
真不假 ，半真半假 ，似真似假 ，也
比不得真人 ，充其量一半像人 ，
一半像鬼 。好在人多力量大 ，真
人固真 ，纵能呼风唤雨 ，也奈何
不了 芸芸众生 ，众说是即是 ，众
说非即非 ，自 认为人 ，即人 ，异我
者，非神即鬼 。有如神话故事里
的真人 ，来无影 ，去无踪 ，不食人
间烟火 ，却比人神通广大 。自 谓
真人 ，人无意见 ，却敬而远之 ，有
如敬神 。神界固无忧无虑 、无牵
无挂 、无病无灾 ，然而不农不工 、
不文不仕 、不吃不喝 、不恩不爱 ，
纵享千百年高寿 ，又有何趣味 ！

莫如做个芸芸众生中一分子 ，吃
五谷 杂粮 ，生七情六欲 ，看 山 水
之美 ，赏风 月 之情 ，饿了 大吃大
喝，困 了缠 绵床榻 ，不求人生之
永恒 ，但求美丽过一生 ，所谓过
把瘾即死 ，此之谓也 。

“横空 出 世莽 昆 仑 ，阅尽人
间春 色”，我就想了 ，人即为人 ，
何故有做人难之叹 ？孔子 日 ，人
者，仁也 ，有仁爱之心为人 ，无则
非人 。上 下五千年 ，有人留芳百
世，有人遗臭万年 ，可见人之为
人，并 不 能 一概 而论 。岳 飞 为
人，秦桧亦为 人 ，前者为烈士 ，后
者为 败 类 。外观 是 人 ，内 藏 鬼
胎，阳奉而阴违 ，口 是而心非 ，此
辈虽形是 人 ，而实非人 。非人太
多，做人就难乎其难 。君不见 ，
古今 中 外 ，多少正人君子 ，欲做
人而不能 ，只有长吁短叹 ，是故
天下人听天 由 命者众 。惜乎做
个老天爷也不易 ，这是有诗为证

的：“做天难做四 月 天 ，蚕要温和
麦要寒 。出 门望晴农望雨 ，采桑
娘子望 阴 天。”做天 尚 且如此 ，
做人之难可想而知 。

人难做 ，便不做 ，称快于
一时 ，遗害于千秋 。人心何 以
不古？世风何以 日 下 ？原因 固
能拉一 火车 ，也抵不住一条病
根：人之为人 ，而拒不做人 ，
以非 为 是 ，以是为 非 ，似是而
非，即使有心做人者 ，也诚惶
诚恐 矣 ！试 想 ，一 心 一 意 做
人，到头来鸡飞蛋打事小 ，做
人不成反 为鬼 ，岂不是适得其
反也 ！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 ，
原因即在此 。

人中 有真假 ，真人是人 ，假
人是鬼 ，是人做人事 ，说人话 ；是
鬼做鬼事 ，说 鬼话 。真人在世 ，
光明垒落 ，先人后 己 ，有仁爱之
心，我爱人人 ，人人爱我 ；假人 当
道，后果便难逆料了 ，人 间 因 鱼
龙混杂 ，有人的面具作招牌 ，但
假的 终 归 是假 的 ，面 具一 旦 扯
去，原形毕露矣 。这世界还是真
人的世界 ！

硕
果

朱
福
昌
作

奔流
北雪

是王 羲 之 的 草 书 一 泻 千 里 ，
是李 太 白 白 发 三 千 丈 ，
不梳 不 理 。

灵魂 在极 想 中 走 向 阳 光 ，
古老 的 沉 淀 冲 开 闸 门 ，
渲泄 无 敌 。

诗的 眼 睛 ，
在你 心 的 空 间 找 到 了 位 置 。

不用 掩起 自 卑 和 羞 惭 ，
进入 更 大 的 境界 ，
奔流吧 ！无忧 无 虑 。

井架 ·矿 工
陈柏 林

苦闷 的 时 候

会自 然 地 想 到 你

井架 在 矿 山
你不 朽 的 形 象
已成 了 某 种 象 征
多少 年 来
人们 一 遍 遍 地 在 读

脚下 的 草 几 枯 几 荣
头顶 的 云 聚 了 又散
只有 你傲 然 挺立

象一 座灯塔
照亮 了 我们 矿 工 的
来路 和 去 路

今天

我又 一 次 走近你
又一 次深深 地

被你 沉默 的 力 量 所 撼 动

双手 抚摸 你伟 岸 的 身 躯
我本 已冷漠 的 心 中
渐渐地
有了 股 爱 的 暖流


